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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大家听我把嗑唠】

竹板一敲啪啪响

大家听我把嗑唠

法轮功，真奇妙

祛病健身不用药

法轮功，真是好

叫人向善乐逍遥

炼功学法得智慧

无私无我道德高

七年学员一亿人

参加人数真不少

家庭和睦邻舍笑

利国利民稀世宝

炼功人，数量大

江泽民，害了怕

滥抓暴打下毒手

江泽之民坏到家

肉体消灭算细雨

打死白打算自杀

自焚杀父栽赃案

漏洞百出焦点谈

大法弟子正念强

至善法理记得牢

酷刑劳教打不倒

慌得江氏满地跑

劳民伤财败国家

搬起石头砸己脚

大法好、大法妙

得了大法忘不掉

坚修大法不走样

救度众生苦辛劳

风餐露宿衣食缺

真相资料不能少

邪恶害人成本性

有缘众生莫跟进

是非正邪天理定

个人命运善念定

正法弟子走天涯

播种真理遍地花

弘扬正气除邪恶

世人清醒未来好

【民谣：自焚杀人是诬陷】
首都警车真逗乐

灭火器带好几个

天安门警察是真专业

自焚一分多钟就扑灭

造假造得太离谱

以为百姓真好唬

杀人硬说法轮功

人人看了说不中

罪犯神色狡诈撇着嘴

不带脚镣翘着二郎腿

天灾人祸连不断

迫害大法是根源

是非颠倒人心变

上天岂能看不见

法轮大法是真理

祛病健身没的比

法轮大法教人善

自焚杀人是诬陷

【故事：栽善根　开善花　结善果】
这是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大舅和二舅住在一个屯，而且是邻居。三舅住在省城，与大舅是亲兄弟，与二舅是叔伯兄弟。这些年来，每逢年节，三舅都领一家四口下屯来看望一下老亲少友，无形中还真给这些乡下人平添了点儿节日气氛和生活情趣，也给乡里人带来点外边的新鲜事。可每次到乡下，三舅都在二舅家吃住，似乎和二舅有唠不完的嗑儿，只到大舅家礼节性地坐会儿。近两年，由于年纪的关系，三舅来的次数渐渐地少了，多半都打发儿子和姑娘来。他的两个孩子好象事业都挺顺，自己有了车，所以开车也很方便。由于是晚辈，手头又松快，免不了买这买那的。车停在大街上，大包小箱地往二舅家倒腾，还真挺让人眼气。还象以往，他们只是拿两瓶酒或两条烟到大舅家坐会儿就走，回头到二舅家去吃饭。

五年前二舅家盖了新房，凭二舅家的经济条件，好象没那么大的实力，人们都猜测是三舅家的孩子资助的。去年，二舅母叨咕身体哪儿不太得劲儿，三舅那两个孩子就生拉硬扯地把二舅母拉到城里，又是测血脂，量血压，又是CT，B超什么的，好顿折腾，结果啥事没有。最后给老太太买了两头奶山羊，硬说老年人需要喝奶补身体。吓得老太太再有啥事也不敢跟他们说了。

看得出，这些年来，大舅对此事很不是滋味，但他说不出来啥，真的说不出来啥，也许就是──有难言之隐吧。

其实屯里人谁都看得出来，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也都理解，有时背地里也议论几句，什么知恩图报啊，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等等。上了岁数的人，就带有点玄味儿地说：那是人积下的，有啥可眼气的。还常常用这件事情教育晚辈和小孩儿。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舅大学毕业，风华正茂，事业上蒸蒸日上，小家庭也和和美美。天有不测风云，只因讲了句实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进牛棚，遭那罪，受那屈辱就不用说了。三舅母也因此受株连，三天一检查，五天一批判，身边也没个知近人儿，扔下两个不大的孩子在家，吓得嚎啕大哭，也没人敢去给哄哄，反正啥时候哭够了，啥时候算完，随便哭。三舅母的工资后来也停发了，叫什么‘停职反省’。娘仨实在受不了，过不下去了，就搬到乡下来投奔大舅。毕竟是亲兄弟嘛，为难遭灾的，能见死不救吗？哪知道哇，跋山涉水，托人弄呛地，大老远地赶到乡下，反倒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大舅家不敢招引，虽说是三间房子，孩子还小，西屋闲着，可是，大舅母那是啥人哪，那多精明，那多刁钻哪。指着刚刚小学毕业的大儿子，说这孩子再有三年五载的就成家了，房子住不开，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尽管三舅母说，我只避避风头，不长住。那也没答应。可想而知，一个含辛茹苦、身无分文的落难的弱女子，领着两个三、五岁的孩子，无处可去，那是啥心情？当时就连再返回城里的路费都没有。如果不考虑孩子，恐怕都有上吊的心。那真是，只要能避风，有个耗子洞住，钻里去都行。

邻居住的二舅实在看不下去了，跟二舅母一合计，把自家的装杂物、装粮食等用的小下屋，倒出来了，让她们娘仨住了进去，好歹算有个安身的地方。当然了，也免不了要吃二舅家的了。小下屋是厢房，坐东朝西，没有阳面的窗户，还不保温，冬天那冷劲儿就别提了。早晨被大雪封门那是经常的，上屋二舅家不出来扫雪，就别想出屋。屋里的墙壁全是霜，晚间睡觉的时候得戴帽子，把所有的棉袄棉裤都要压在被子上来保温。儿子小，怕冻，每晚睡觉妈妈搂着。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大碴子，喝土豆汤，春天断粮，就吃糠，吃野菜。这二舅家吃啥，娘仨就吃啥，不会两样。那时大舅一家躲得远远的，不只是在经济上怕沾光儿，更怕政治上受株连。时不常的还要听几句大舅母的风凉嗑儿。

人家大舅母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转过年的夏天，“阶级斗争”抓得更紧了，二舅果然受到牵连，被弄到大队写检查，还给批斗了一次，让彻底“划清界线”，结果界线也没划清，家里的自留地被扣了半亩。三舅母此时受不了了，要搬回老家（娘家）南方去，二舅和二舅母说啥没让。就这样，将就了三年，总算度过去了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一步一步地落实政策，三舅一家又团聚了。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什么的，生活就象换了几层天。到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那生活就更不用提了。

故事大体就这些，平平淡淡。每每讲给别人，大家无不唏嘘感慨。世态炎凉，人生莫测，还是别为风云动，多多行善种福音哪。

『后记』

我之所以把此事写出来，是因为我联想到了今天的法轮功。其实今天独裁者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当年的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候是批谁谁臭，打谁谁倒，而今天的法轮功弟子面对不公敢于抗争。其实，就连毛泽东那么大的本事，也没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的江XX，那不是小丑跳梁嘛，能折腾几天？

还一点，法轮功弟子都说他们师父是主佛临凡传法度人，可是老百姓又犯嘀咕，说要真是佛下来度人，那咱们可真得多多行善，但是，也没看出他们师父显现什么本事呀？法轮功弟子就说：当年耶稣传法，不也历经磨难吗？而迫害基督徒和心术不正的人，随后在三场大瘟疫中死掉了。你要想知道我们师父是干什么来的，那你就找一找我们师父的著作来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这话说的不无道理。也许对善良的人来说，栽善根，开善花，结善果的机缘就在眼前。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还真值得人们去研究研究。
【相声：越洋电话】
甲：过年好啊，今儿炼完功了吗？家里都好吧？国内的父母还好？

乙：好什么呀，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把我都气乐了。

甲：怎么生气还乐呀？

乙：你知道我是炼功人，不会真生气。但是，你知道我妈风风火火地花钱打越洋电话干嘛？

甲：是呀，你妈我了解呀，省吃俭用都走了极端了。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我上你们家玩，净看你妈摔跟头。

乙：是啊，我妈眼神是不好，走路爱摔跤。

甲：哪儿啊，你妈为省鞋，看见一边鞋底磨薄了，就把俩儿鞋掉个儿反着穿。（手比划）

乙：那能舒服吗？

甲：所以啊，老摔跟头。

乙：嗨！那时日子苦啊。

甲：你妈说什么了？

乙：还说什么，上来就哭。

甲：你们家出事了！！

乙：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说话哪！

甲：不出事，你妈哭什么呀？

乙：你听着呀，一开始，我也吓一跳，仔细一听，我妈边哭，还边说，（唐山话）“你们可别自焚儿呀……，

甲：老太太是唐山人。

乙：“炼就炼吧，身体好就行儿了，可别图什么圆满升天儿呀…，唉，我那可怜的虎妞儿呀，”虎妞就是我女儿。

甲：呵，瞧这名字起的。

乙：“我那可怜的虎妞儿呀，也跟你们去自焚儿了。我也不想活儿了……”。

甲：瞧给老太太急的。快给解释啊。

乙：是啊，我说：妈，妈（越来越大声），没自焚，我在这儿哪！虎妞也在这儿哪。

甲：对，老太太耳背，大点声。

乙：妈，我们好儿好儿的，你怎么说我们自焚呀。

甲：是呀。好儿好儿的。

乙：“好儿好儿的哪？没自焚？真的？”真的。“那中央电视台儿怎么说炼法轮功的自焚儿了，说是要升天儿，还有孩子儿哪，哎哟，那烧的真惨儿哪。我可怜的儿啊……”。

甲：又来了。

乙：妈，虎妞没自焚。我们好好的哪。您还真信中央电视台啊，那都是假的。我们法轮功禁止杀生，怎么会自焚呢。

甲：是啊，我看过《转法轮》，是不让杀生。

乙：“你们不会自焚儿哪？真地？那我就放心儿了，虎妞儿还好吧，那你让她跟我说说话儿。”

甲：还是不放心。你快点，把你给我看的那个自焚分析录像跟老太太说说。

乙：是啊，我说了。妈，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啊，您老再仔细看一遍。“我哪还敢儿再看呀，吓得我一口气儿没导上来儿。”

甲：是吓人。

乙：行，您老甭看了，我给您说说，您看那王进东烧成那样，怎么坐那儿一喊，声音跟洪钟似的。

甲：没错，这演员找的还是练话剧的，一般群众演员还没这嗓儿。快告诉老太太，王进东裤裆里装汽油的雪碧瓶儿都没烧坏。

乙：我说啦，我妈说，“哎哟，我还真想起来了，绿不津儿的，还真是，要说人都烧成那样了，怎么那塑料瓶儿还没烧坏。”

甲：老太太还没糊涂。快接着说，那刘春玲让人拿重物打倒下了，那哪是救人呢，是杀人！

乙：我说啦，我妈说，“那我得再好好看一遍。”

甲：告诉老太太，用慢镜头看。

乙：我说，妈呀，您再看那小孩儿刘思影，气管割开了还唱歌哪。让儿科专家看了说，这种医学奇迹不可能。

甲：就为用孩子煽老百姓的情吗，老太太就上当了。

乙：唉，说了半天，我妈才明白了，最后还是嘱咐了一句说，炼就炼吧，可别真为圆满儿自杀儿。

甲：中共产党的毒太深。

乙：我告诉她，圆满不是自杀，人修炼，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开启了超常智慧的大门，那是圆满。

甲：嗨，老太太哪懂这些，连我都不太懂，从小受无神论教育，哪知道什么佛呀，道的。

乙：最后啊，我嘱咐我妈，赶快告诉亲戚朋友，中央电视台那是假的，别让他们为我着急。我妈，一听，也说，“是啊是啊，我得告诉所有亲戚儿，省得他们着急儿。你说这千刀万剐儿的中央电视台儿，编这瞎东西，让我花这可惜了儿的钱，还虚惊一场，这年月儿！我得快点儿挂了。”

甲：嘿，老太太又心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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